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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隆的创业故事，创业之旅步步“精”心
玩乐是赚钱的前奏
很长一段时间，吴奇隆从大

众的视线里消失了，没有出唱片，
没有导演请他拍戏，就连报纸也
没有他的八卦新闻。对，他被新
生代打败，死在了沙滩上。好在，
吴奇隆看得开。

那些日子，吴奇隆就去旅
行。五大洲走遍，发现最喜欢的
还是东南亚。索性在泰国曼谷买
了房暂居下来，还将父母接过去
一起住。

吴爸爸退休前在台北一家西
餐厅做厨师，颇有手艺，泰国的热
带蔬果让他大开眼界。每天早晨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吴奇隆带着父
母去附近的餐厅用餐：用香茅草
加鸡肉、牛肉、海鲜煮的粥；用菠
萝、蜜瓜、芒果烤制的果干；还有
用柠檬叶、香米一起清蒸的爽口
饭……

泰式午餐更丰富，光虾就可
以在同一家餐厅吃到很多种不同
做法。吴奇隆每次都要点上满满
一桌，同一道菜只是放入的香料
不同，都要把每种香料的菜全部
点齐。吴爸爸心疼钱，一边数落
儿子铺张浪费，一边拼命吃。吃
完，吴奇隆掏出一个小本，把每道
菜的菜名写上去，还向服务员打
探各种食材的组合，然后让爸妈
在各自喜欢的菜名后面打分：超
级喜欢，五颗星；喜欢，四颗星
……不喜欢，一颗星。被评出超
级喜欢和不喜欢的菜肴，都要说
明理由。

更夸张的是，甚至有几次坐
飞机从曼谷飞清迈，然后又飞清
莱、帕提亚那等几大城市，只为享
用几顿大餐。吴奇隆的怪异行
为，终于使得吴爸熬不住了，他坚

决要回台湾，还要儿子一起回去。
最终，吴爸气愤回国，而吴奇

隆依然留在曼谷，并且一住就是
两年。

两年后，吴奇隆回到了台
北。看着已经变成胖子的儿子，
吴爸摇摇头，叹息道：“你已经彻
底没救了，都胖成这样了，谁还会
请你拍戏。”

吴奇隆却宣布，他要经商
了。“泰式餐厅，就这么定了!”

开店之旅，步步“精”心
其实，在被娱乐圈抛弃的日

子里，吴奇隆最初的想法就是玩，
六十多个国家游遍，发现最令人
流连忘返的还是泰国，特别是泰
式美食，他们将热带果蔬、海鲜、
肉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辅以草
本植物为主的天然香料，酸辣微
甜，挑逗舌头挑逗胃的那一瞬间，
吴奇隆就想到开泰式餐厅。

玩乐就变成了赚钱前奏。在
不同的品尝与收集中，积累开店
所需的资源。

三个月后，吴奇隆就以惊人
的速度，在台北市繁华的民生东
路开了第一家泰式餐厅“PP岛”。
在吴奇隆之前，民生东路已有不
下十家泰式餐厅。他们多是台湾
本地人经营。大多数都是本土厨
师，就连原材料的采购也是在本
地。是做正宗泰菜，还是入乡随
俗做改良？吴奇隆最终还是决定
选择前者。

原材料直接从泰国的田间地
头采购；厨师是在泰国结识的朋
友推荐的，保证烹饪的地道；就连
服务员也是从泰国请过来的，能
用泰语招待顾客……由于在泰国
旅居过两年，又做了充分的准备，
餐厅开业没多久，就吸引了大批

食客。那些嗜爱口味纯正的食客
们奔走相告，吸引来更多的拥趸，
就连生活在台北的泰国人都跑到
餐厅来吃饭。

最初的菜式就是记事本上被
评上五颗星的四百多道菜。第一
个月只供应一百道，第二个月再
供应一百道……前四个月里，每
个月的菜单都更换，非常有新鲜
感。还要让食客们打分，被食客
们评出“超级喜欢”的六十多道
菜，成为镇店之宝。

生意的火暴，使得周围的泰
式餐厅老板眼红。有挖墙脚的，
许以更高薪水诱惑厨师跳槽，统
统遭到了拒绝。吴奇隆与他们，
不仅仅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更
是朋友，他们要么是在泰国时相
识，要么是泰国的朋友介绍，而且
在跟随吴奇隆创业的过程中，也
感受到了吴奇隆每一步的精心规
划，泰国人相信流传在他们国家
的俗语“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吴奇隆就是那个火车头。

两年后，吴奇隆又在新庄、高
雄、桃园等地区，分别开了六家

“PP岛”餐厅。那些不再被观众关
注的日子里，吴奇隆心安理得地
觉得，做个老板，挺好!

从赚钱老板回到赚钱明星
吴爸爸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

大厨，看到儿子的餐厅经营得风
生水起，他也有点动心。但他打
算去北京开餐饮店。

在爸爸的坚持下，吴奇隆怀
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北京。吴奇隆
想打造平民式的泰式餐厅，但是
吴爸定位高端。两个人起了分
歧，吴爸执行了自己的方案，还让
吴奇隆在大厅做接待。

由于装修独特，口味正宗，不

仅大批高端客
户络绎不绝，还
吸引来大批明
星，本想远离娱
乐圈的吴奇隆
感到异常尴尬，
向爸爸申请调
离大堂的请求，
没想到遭到否
决。吴奇隆只
得被动地再次
加 入 娱 乐 圈 。
渐渐地，大家开
始介绍一些戏
份让他演，吴爸
也 怂 恿 他 去
演。尽管都不
是主角，但演起
来得心应手，找
到从前那种镜
头 前 的“ 幸 福
感”。

餐 厅 不 仅
为吴奇隆带来
丰厚收入，还为
他重新劈开了
一条通往演艺
事 业 的 道 路 。
后来，他才知道，这全是爸爸的良
苦用心——从来北京开店，到定
位高端，以及故意在娱乐圈造势
吸引明星，都是老人家的一番心
意。

在父子二人的精心经营下，
不出两年，又在北京开出两家泰
式火锅店。此时，吴奇隆有一半
的精力都投身演出事业中，年迈
的吴爸也无暇顾及那么多店，公
司实行了责任竞聘制。谁能创造
更大效益，谁就是老板。而赢利
部分，吴奇隆只提取 25%，剩下的

绝大部分由新任老板与员工分
享。重金之下必有能人，新上任
的老板果然将火锅店经营得有模
有样，“顾问”头衔的吴奇隆当起
了甩手掌柜。

在台北和北京各有 6家店的
吴奇隆，均只拿 25%的赢利，拱手
让别人当起了老板。在当甩手掌
柜期间，他也分流了经营的风险，
所有赢利加起来他才是真正会赚
钱的老板。与此同时，他还获取
宝贵的时间，随着《步步惊心》的
热播，再攀演艺事业高峰。

18年一次的轮回
2014年秋天，我送儿子到哥伦

比亚大学读本科。对我来说，这似
乎是一个新轮回的开始。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拿
到硕士学位，离开纽约的时候，《纽
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上出现
了这样的标题：《27岁的脱口秀主
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在那张照
片里，长发飘飘的我实际上已经怀
孕了。随着儿子来到这片土地上
求学，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虽然
这个原点在时空的走廊里已前行
了18年。

时光流转，看着儿子轻身走上
求知路，我想起的却是自己留学时
的两大包行李，里面放着锅、被子、
褥子、枕头……那时候父母觉得在
美国什么都贵，我也很少会有机会
回国探亲，于是就把冬天、夏天的
衣服，生活起居的物品能带的全都
一下带到了美国。

父亲运用了我难以想象的生
活技能，把那么多物品都压缩成了
最小的包裹塞进了我的箱子里。
记得临出行的时候，母亲把几千美
金缝在了我的贴身衣服口袋里，这
些钱是以 1:10的汇率换来的。这
样的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课文
《梁生宝买稻种》里，梁生宝把乡亲
们的钱缝在衣服里的场景，只是梁
生宝缝的是对乡亲的责任，而母亲
缝的是对女儿满满的爱和对她在
异国的担忧。

那时候，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工
作了4年，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但在
国外打长途电话仍是件非常奢侈
的事情，因此我基本都是靠写信维
系着与家里人的交流，为了不让信
件超重，通常我还会把一张纸的两
面都写满。这些当然无法跟现在
的沟通方式相比，如今我和儿子已
经可以自由地视频通话或通过微
信等方式随时联系。

去看大世界的决心

当时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
点儿悲壮的感觉。

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
后，我加入中央电视台当时收视最
好的栏目之一《正大综艺》。1993
年，我得以参与了中国的第一次申
奥。申奥的失败既让我看到了中
国整体实力的不足，也看到了东西
方相互理解的鸿沟，当时的我强烈
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
对外部的世界了解实在太少。人
活这一辈子，我不想只做一个喉
舌，还是希望对这个世界能有些自
己的见解和观点。

1993年底，我做出了令当时周
围的小伙伴们都难以置信的辞职
留学的决定。那时候，要留学需要
先辞去公职，毕业不满 5年的还要
向教育部门缴纳一定的罚款，拿到
相应的证明，并把档案挂靠在人才
交流中心之后才能拿到护照。而
如果你最后被拒签了，就等于是完
全没有了后路。当时周围的许多
人都为我的决定感到惊诧：“你知
道有多少人打破头都想坐在你这
个央视当红节目主持人的位置上
吗？”

当时只有正大集团的谢国民
先生对我说：“杨澜，你是个很有才
能的年轻人，好好去读书，如果你
能考上常青藤大学，我们基金会为
你提供全额的奖学金。”我半开玩
笑地问：“谢先生，如果我走了，《正
大综艺》可就是要换主持人的咯！”
他说：“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的成长
比一个节目的成功重要得多。”那
时候，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
我，于是我就问：“我能为正大集团
做点什么呢？”谢先生说：“不需要
你做任何事情，你只管好好读书，
这对你的将来有好处。”

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成功、放
弃眼前那么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
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我希
望能够学有所长，能够更加深入媒

体的策划和制作中去。这种简单、
强烈的想法让我迈出了人生的关
键一步。当飞机降落到纽约肯尼
迪国际机场的时候，看到曼哈顿灯
火璀璨的夜空，我还是有一些小小
的激动的，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
繁华、梦幻的全新世界。

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涯
我要特别感谢正大集团的奖

学金，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
公共事务学院两年的学习期间，可
以更加专注在学业上，而不需要通
过打工来养活自己。尽管我之前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阶段读
的是英美文学专业，但是到了国
外，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在阅读量、
写作量和语言上的巨大挑战，每天
也依然要熬夜学习到凌晨2点钟左
右。

那时候我学习的心气特别高，
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六门课来上，当
时我其实只要选到四门课的量就
已经足够了，结果选了这么多课，
可把我自己累得够呛。夜深人静
的时候，陪伴我最多的，也只有宿
舍管道里不时会溜达出来的老
鼠。有时候，我猛然一回头，甚至
会跟老鼠来个四目相对。

当时认识的一位师哥给我留
下了一台 286的电脑，那也是我接
触电脑的开始。这台机器已经很
老旧，经常有罢工的情况发生，特
别是当我写了一大堆论文，而又没
来得及保存的时候，突然的死机，
常会让我急得半夜里大哭一场。
哭完了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
能爬起来，含着眼泪再从头写起。

“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
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
生涯，但我也非常感激这段生活，
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
等各个领域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
基础。当时我们的学院汇聚了五
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通过
跟大家的相处和交流，使得我的视

野和心胸进一步被打开，对于不同
的观点能有更加包容的态度，通过
大家观念的碰撞和思辨，让我看很
多问题的时候，思考的方式会更加
开放。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慢慢地
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
是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我有幸也
见到了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
拉·沃尔特斯等很多美国新闻界、
主播界的顶尖人物。当时我就在
想：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没有
任何一档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
带有主持人鲜明个性印记的高端
访谈节目，这也许就是我的机会。
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开始转型做
了节目制作人，和上海的东方电视
台联合制作了后来的52期《杨澜视
线》。在这个节目中，我首次采访
了基辛格、克朗凯特等名人，还和
费翔做了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
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在
国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在留学期间，我还认识了我的
先生吴征。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又
是结婚生子，这使得我在1996年即
将回国的时候，在人生、事业、家庭
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获，
人生的状态与留学之前已经完全
不同。

那一年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
是一个大冬天，我和先生一起来到
洛克菲勒广场，望着那棵纽约最大
的圣诞树，许下了心愿：希望回国
以后能够去实现我的媒体梦，也希
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与我
充满着情感联系的美国城市。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离美前夕，我作为制作人和

CBS共同制作了一部关于中美中
学教育对比的纪录片——《2000年
那一班》。当时，美国的 CBS邀请
我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我当时想，
以我的语言和专业能力，假以时日
某天成为像宗毓华那样的华裔主

播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我跟美国观
众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像是我跟
中国观众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紧密
的情感联系。

这种情感联系，不是仅仅通过
语言和专业就能够去打通的，它其
实是一套相当复杂的精神、情感与
价值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
和个人成长经历的相互交织所形
成的东西。我更愿意做的事情，就
是说出中国观众的心声；更想见证
的事情，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
性的巨变。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
管自己的平台有多大，最终立足的
根本其实还是我和观众之间长期
建立起来的那种共同的情感记忆
和内心归属。

回国后，我先去了香港的凤凰
卫视，并在1998年开创了大中华区
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高端访
谈栏目——《杨澜工作室》。记得
第一期的采访嘉宾是陈逸飞，第二
期便是张瑞敏。直到今天，承袭
《杨澜工作室》的《杨澜访谈录》，已
经走过了17个年头。这期间，我采
访了全球各界的近千位嘉宾，包
括：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基辛格、
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里、
李光耀、朴槿惠、李显龙、拉加德、
潘基文等数十位国际政要，见证了
如柳传志、王石、李彦宏、马云、姚
明、郎朗、林丹、李娜、张艺谋、冯小
刚、徐峥等中国各个领域领袖人物
的成长轨迹。为了准备采访，我的
总阅读量超过8000万字，采访的时
间更是达到了数万小时。

2000年，我和先生共同创建了
大中华区第一个人文纪录片频道
——阳光卫视。2004年把阳光卫
视转让之后，我们又开始进入跨媒
体的投资和运营领域。今天的“阳
光七星娱乐媒体集团”已成为一个
横跨全球，涉及电影、电视、音乐、
娱乐、大型演出和纪录片的综合性
投资、运营集团。

杨澜的故事：留学改变了我的世界


